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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洄游鱼类面临灭绝危机 

刘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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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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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鱼类洄游基金会和伦敦动物学会于 2020 年 8 月发布了《洄游淡水鱼地球生命力指数报告》。报告认为,随

着过度捕捞、水力发电、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污染的加剧,全球淡水洄游鱼类种群比 1970—2016 年间下降了 76%。对

于洄游鱼类而言,因受制于洄游路线和气候因素,比一般的鱼类遭遇到的困难更多。洄游鱼类因洄游特性,能够综合

不同生态系统中的营养物质,对推动不同生态类型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及发电大坝修建日甚

的年代,如何保护鱼类洄游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洄游鱼类都面临生存危机 

联合国《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秘书处将每年的 4 月 21 日设定为世界鱼类洄游日(world fish migration 

day,WFMD),设定这个节日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醒公众对恢复河流、海洋生态系统以及疏通洄游鱼类通道的重视。在英文当

中,“migration”这个单词,直译为中文是“迁徙”,对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物种而言,迁徙是其重要的生命运动形式;对于河

里、海里游的生物,一般翻译为“洄游”。 

鱼类洄游(fish migration)是鱼类迁徙的主要形式,也是鱼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之结果。因鱼类特殊的生理需求、

遗传密码以及外界的影响,通常会引起鱼类做周期性的定向往返移动。鱼类洄游的动机有多种,分类的方法自然也有多种。按照

其生理需求分类,有产卵洄游(或称生殖洄游)、索饵洄游和越冬洄游(也称季节性洄游);按照鱼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分类,有海洋鱼

类洄游、溯河性鱼类洄游、降海性鱼类洄游、淡水鱼类洄游。 

人们普遍意义上认定的鱼类洄游多指淡水鱼类或溯河性鱼类洄游。其实不然,海洋鱼类洄游同样复杂,只不过是主要体现在

季节性洄游方面。海洋中的蓝鳍金枪鱼就是典型的大洋洄游鱼类,如今蓝鳍金枪鱼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已经濒临灭绝,其中南方

蓝鳍金枪鱼和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溯河性鱼类洄游,指的是在淡水中繁殖、生长再入海生长。此类洄游最为典型的物种就是鲑鱼。鲑鱼产卵地一般是河溪,为

每年的 8月到次年的 1月,在河溪中产卵后,孵化出来的小鱼苗在淡水中生活 1～5年,再到大海中生活 2～4年。溯河性鱼类在产

卵洄游期间,历经千辛万苦,它们要越过小瀑布或堤坝,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产卵场地,在这条漫长的“归家”途中,它们不进食,产

卵后死亡,结束其一生;而小鱼苗在淡水中长大后,重新回到海洋,然后历经千辛万苦再回到淡水河溪……如此反复。 

降海性鱼类洄游与溯河性鱼类洄游正好相反,这些鱼类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淡水当中,因为繁殖产卵而洄游到大海。鳗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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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种鱼类洄游的代表物种,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欧洲鳗鲡就是因为在返回大西洋中产卵而被人们大量捕捞,如今种群数量在

40年间已经下降了90%,被《华盛顿公约》列为极危物种。 

当然,淡水鱼类的洄游就更为普遍,我国人们所称的“四大家鱼”(青、鲢、鳙、草)、鲤鱼等就是洄游鱼类。它们一般在湖

水里生长,秋末开始游到长江中下游越冬,第二年春天溯江而上到长江中上游产卵。栖息地退化、改变和丧失约占洄游鱼类所受

威胁的一半。除了湿地的消失,大坝和其他河流屏障也是造成洄游淡水鱼数量骤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屏障阻碍了洄游,阻止鱼

类到达它们的交配或觅食地,从而破坏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如今,过度捕捞,例如不可持续的捕鱼和意外兼捕,约占这些种群面临

威胁的三分之一。此外,由于气温的变化可能会改变洄游和繁殖的时间,种群受到气候危机影响的威胁,导致这些事件在错误的时

间发生,从而使一个特定栖息地的繁殖和更大的食物供应时间的不一致。目前,26 种淡水鱼被列在 CMS 附录中,包括欧洲鳗鲡、大

海鲇、锯鳐和一些种类的鲟鱼和匙吻鲟。该报告的结果表明,实际上可能符合列入名录标准的物种数量要多得多。 

对于任何一种洄游鱼类而言,不论是在江河中产卵然后沿江而下奔入大海生长再返回江河,还是在江河中生长回到大海产卵

再返回江河中生长,都是生长与繁育的天性,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过程。但因为捕捞、大坝、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很多洄游鱼类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些甚至已经灭绝。 

中国长江特有珍稀物种长江白鲟已经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其纵横于江河湖海的潇洒身影。不仅仅是长江白

鲟,就全球范围看,洄游鱼类的生存状态均不乐观。为了挽救洄游鱼类,我国宣布从 2020 年 1月 1日起,长江流域各重点水域进入

为期 10年的禁捕期。纵观全球,包括长江白鲟在内,全球共有 27 中鲟鱼,其中 23种(占比 85%)濒临灭绝,17 种(占比 63%)已经被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极危”目录。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淡水项目部主任任文伟表示,现在全球鲟鱼面临的威胁要高于其他任何一种洄游鱼类。不仅中国

如此,欧洲多瑙河的鲟鱼同样面临着来自过度捕捞、洄游通道受阻的威胁。在多瑙河下游及河口地区,当地政府加大力度打击商

业捕捞行为,但不少违法分子还是因为高价的鱼子酱铤而走险。鲟鱼作为大型鱼类,是江河中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其他小型洄游鱼类面临的危机就更大,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也需要学术机构、环保组织和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对于洄游

鱼类面临的危机,美国国家海洋局首席科学家简·卢布琴科认为,洄游鱼类的危机不仅仅是内陆淡水生态环境的危机,也是海洋

生态环境的危机,必须要扩大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加大对海洋管理局的保护力度,为洄游鱼类在大海中提供一个避难所,进而提高

它们的生存概率。 

各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共同发布的

《2019保护地球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海洋保护区面积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3.2%,各国领海内的海洋保护区面积也从2015 年

的 10.2%增长到 17.4%,这样的努力令人欣慰。但对于面积广阔的海洋,海洋保护区能够为洄游鱼类提供的保护依然有限。 

另外一种典型洄游鱼类——鲑鱼的处境虽然没有鲟鱼处境那么艰难,但其洄游危机也开始凸显。鲑鱼洄游从能量流动和物质

循环角度看,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每年通过鲑鱼洄游可以将上千吨的海洋营养物质带到陆地,不仅可以改变河流的化学成分,还

能够间接影响河流周围的黄松林等植被生长,进而使得整个流域附近的生物均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滋养,如棕熊、松鼠等。太平洋

中丰富的养分,也通过鲑鱼洄游带到了内陆的湖泊、河溪和山地。大多数种类的鲑鱼都会在交配过程中相继死亡,身体同样会化

成河流中的有机质等养分,为河流中的微生物繁衍带来丰富的营养来源,也为孵化出来的鲑鱼幼苗提供了生存所需。不论是从哪

个角度看,鲑鱼洄游都是一次悲壮而感人的生命旅程。 

大坝是鱼类洄游的最大障碍 

人类捕捞是引发洄游鱼类生存危机的重要因素,然而阻止鱼类洄游通道才是最致命的。正是因为有了鱼类的洄游,才使得物

种之间的基因能够相互交流,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持。泽布·霍根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撰文介绍柬埔寨洞里萨湖鱼类洄游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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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发电大坝和水堰是阻止鱼类洄游的最大祸首。他说,每年有数十亿条鱼从洞里萨湖洄游到湄公河走廊,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

的动物迁徙场景之一,足以与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相媲美。但是湄公河上大大小小的大坝对于鱼类洄游起到了极大的阻碍。

霍根在文中举例称,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开车去上班,路上遇到一个路障,你肯定是无法逾越的。对于鱼类洄游而言,任何的“路

障”都是致命的。人类可以借助于其他工具来跨越路障,但鱼类很难借助于外力。 

随着人类开发自然进程的加快,各类水利工程及发电大坝的修建,阻断了鱼类洄游的通道,这对鱼类的影响胜过了捕捞。长江

经济技术学会秘书长翁立达认为,长江水生生物种群之所以锐减,抛开水域污染、过度捕捞等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就是

无序进行水电开发,大肆修建大坝。打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长江上游区域宛如一层层“梯田”,各种大坝数不胜数。翁立达还表

示,当前我国对于水电项目开展的环保评估,通常是在一个封闭的评估体系中进行,评估的对象是单一而孤立的,对梯级水电叠加

所造成的影响缺乏应有的评价。换言之,就是在上游流域开发水电建立大坝,没有对整个流域、中下游所受到的影响进行通盘考

虑。 

中华鲟是典型的洄游鱼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升值洄游习惯,有着亘古不变的固定洄游通道。即亲鱼从近

海区域洄游到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孵化出鲟鱼幼苗后顺流而下,漂游进入大海。在海中生长 10 年长大后,又开始追寻自己

幼年的足迹从大海返回上游产卵。1981年葛洲坝水电站的修建阻止了中华鲟到金沙江一带产卵,从而导致中华鲟种群出现了大幅

度的衰退。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长江中的中华鲟群体数量约为 1.2 万尾,到 1984 年下降至

2100 尾,2007年下降到 200尾,2019 年仅为十几尾。这是一种可怕的衰退。 

为了弥补大坝修建给鱼类洄游带来的影响,人类专门按照鱼类洄游习性修建了洄游鱼道。洄游鱼道是一种补救措施,给鱼类

洄游提供一种通道,但人工修建的鱼道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值得深思的。可以以 2016 年夏天发生在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鱼

类洄游受阻来进行分析。在该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湖北日报》曾报道该枢纽在建设初期就考虑到鱼类洄游问题,修建了全国第

一条洄游鱼道系统,该鱼道总长度为 487.2 米,在每年 5—8 月可以为洄游鱼类洄游提供向上游的通道。然而 2016 年 7 月则发生

了鱼类洄游受阻撞击大坝,村民趁机捕捞的事件。虽然后来襄阳市政府做出了回应称,是汛期到来前鱼类正常聚集,不是因为洄游

通道不够、大坝泄洪所致。事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认为鱼道的设计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鱼类洄游产卵问题,从生态学角度不能满足鱼类洄游的需求。 

人类在水电开发之前,并没有通盘考虑到大坝修建后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鱼类洄游的影响估计不足,国内中

华鲟洄游受阻,国外鲑鱼洄游同样受阻。在地球上的大江大河上,大坝不断修建,河流不断被改造、被分流、被截留。在北美哥伦

比亚河及其支流上,加拿大、美国两国修建大小不等的大坝 400 余座,其中特大型大坝有 14 座,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水力发电系

统之一。同时该河的下游盛产鲑鱼,大坝的修建阻断了鲑鱼洄游的通道。 

哥伦比亚河上的很多大坝建有鱼梯、鱼道,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如爱荷华州的地狱谷大坝就没有建立鱼道,完全阻断了鲑

鱼通往内河的水道。还有大古力大坝,阻断了奇努克鲑鱼的洄游路径,这是一种体重能够达到46千克的大型鲑鱼。如果大古力大

坝关闭水闸,哥伦比亚河流域超过 30%的鲑鱼产卵会受到影响。在修建大坝之前,鲑鱼幼苗能够在水流作用下直达海洋。但因为大

坝的阻断,形成了很多死水区域,即便是有些大坝开闸放水,在强力的作用下,鲑鱼的幼苗也会死亡大半。 

大坝不仅阻断了鲑鱼洄游路径,而且在其影响下会导致鲑鱼在特殊生态环境下所产生的生态适应性,对鲑鱼在自然状态下的

基因多样性造成致命影响。人们也经常会向自然界放流人工培育的鲑鱼幼苗,然而真正决定鲑鱼野生种群数量并不是放流幼苗多

少,而是其生物基因的多样性。人工繁育的幼苗,经过多次杂交,基因多样性大大衰退,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会大大下降。毕竟任

何人工孵化的环境都远远比不上河口、湿地、河道的环境。在河流入海口,水温、营养物质、盐度等指标的不同对人工培育的鲑

鱼幼苗影响较大,这些幼苗被放流到这里必须要改变自身的生理状态才能适应咸水环境。但是,美国研究人员在哥伦比亚河入海

口采集鲑鱼幼苗的样本,发现只有 20%的幼苗是人工培育的,大部分人工培育的幼苗无法适应入海口的环境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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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保护洄游鱼类的对策 

《洄游淡水鱼地球生命力指数报告》指出,洄游鱼类对人类健康和全球经济都是无价的。鱼和鱼副产品是世界上粮食部门贸

易最多的一些产品。仅休闲类捕鱼业就价值数十亿美元,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总体来说,这些数字表明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

对洄游鱼类和淡水鱼采取更多的保护措施。 

在世界一些地区迴游鱼类数量下滑速度的放缓表明,在管理层面能够产生影响。这些管理的策略包括渔业管理、栖息地恢复、

大坝拆除、建立保护区、以物种为中心的管理和法律的保护。这其中,拆除大坝对环境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有成本效益,并有助

于创造就业机会。全球已经有几个案例项目表明,在拆除水坝和采取了类似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后,洄游鱼类的种群迅速恢复。 

洄游鱼类种群的灾难性损失表明,我们不能继续破坏河流,这将对全球的人类和自然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些关键物种永远消

失之前,我们可以而且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各国和国际政策制定机构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淡水鱼物种的全球减少。各国政府要

增加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重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一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科学手段保证洄游通道的畅通。当前不少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但与辽阔的大海相比,小小的保护区也难以

保障洄游鱼类的命运。当前,有不少国家为了减少大坝对鱼类洄游的影响而专门修建鱼道,以帮助鱼类顺利完成从下游到上游的

溯游。但现有的鱼道设施存在一些问题,如鱼道狭窄、长度不够、坡度过大等,特别是坡度问题是致命的,过于陡峭的鱼道,鱼类

是无法游过去的。全球各国对鱼类洄游通道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短板,亟待强化。对于鲟鱼而言,任何流域中的鲟鱼均是生态链

顶端物种,其生存状况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流域生态环境是否健康的依据。因鲟鱼具有来回溯游特性,仅改善任何一处鱼道意义不

大,必须要从全流域的角度以及其生活习性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以妥善制定相关政策。 

任文伟认为,首先在保证江河与海洋连通基础上,建立畅通的鱼类洄游通道。如处于莱茵河口的荷兰正在尝试拆除河口的一

些不必要的海防堤,或是到了洄游季节打开闸门,以此来保证洄游鱼类在这些区域不受阻挡。其次,在中上游地区,要确保鱼道的

畅通。如在修建大坝时,综合进行生态环境评估,从全流域角度为鱼类修建畅通鱼道,尽量保证鱼道的平缓。另外,还可以尝试为

洄游鱼类寻找替代性的产卵场地,改变鱼类洄游路径。 

减少消费。物种灭绝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就全球而言,对洄游鱼类的保护和研究远远跟不上某些鱼类灭绝的步伐。

鲟鱼就是其中之一,要打破这一“怪圈”,就必须减少消费,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人们对鱼类的需求关系到它们的命运。人们不能只

是在餐桌上才想到鱼类保护,而鱼子酱也不应该是某些鱼类的宿命。几乎每一种鲟鱼,均是当地水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作为旗

舰物种的鲟鱼比任何其他鱼类的处境更加艰难,足以说明改变旗舰物种的命运只能是人。 

人工增殖放流。哥伦比亚河流域有超过近 200 家养殖场,每年能够放生鲑鱼幼苗 1 亿条。但美国国家海洋局的统计表明,放

生到自然环境下的鲑鱼幼苗只有 1%能够成功返回。因在养殖场娇生惯养,放生到野外使它们丧失了野生的本能,无法适应复杂的

河流及海洋生态环境。因此要提升人工培育的幼苗在自然状态下的存活率,就必须要模拟自然河流环境进行养殖。美国为了保护

奇努克鲑鱼,要求大古力大坝附近的养殖场必须建立模拟自然河流的养殖场所,并规定培育时间不能低于 22个月。虽然人工培育

的鱼苗不如野生品种,但因基数大,对洄游鱼类种群修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拆除大坝。与《洄游淡水鱼地球生命力指数报告》有关的作者和组织都呼吁全球社会保护自由流动的河流,并通过对全流域

的生态规划,坚持河流保护行动,投资于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以替代世界各地计划修建的数千座新水电站大坝。北美河流上有接

近 8万座大坝年久失修。2009年,美国萨维奇拉皮兹大坝被拆除,罗格河 100年来首次畅通无阻。如今,当地数以百计的农场主愿

意与政府开展合作,尽力恢复罗格河的生态环境,每年在鲑鱼繁殖季节到来之前,农场主和志愿者们自发清理河道,疏通阻塞,为

鲑鱼洄游创造空间。 


